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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亮圆了，心事就圆了，看见天地
浑圆，日出月落，河流田园，道路和渠道
松林和果园，未收的玉米、冬枣、水萝卜
年轻的白菜、芫荽、池塘的鱼
都圆了，一口井圆了，一潭水圆了
一滴白露圆了，新腌的坛子圆了
酸韭菜、酸萝卜、酸辣子的气味
圆了，滴溜溜的圆，河沿上钓鱼的撒网的
工地上和泥的扎筋的、学校读书的跑操的
蹬三轮送货的、风风火火跑外卖的
调研的访问的、扫街的洒水的、跳广场舞的
对着一河好风练嗓的，一河两岸二黄唱完
这一年的辛苦，都圆了

二
与秋天有关，就去问庄稼，庄稼笑而不答
去问菜蔬，太阳光笑而不答
去问刚刚采过的茶山，秋茶笑而不答
去问过路的外乡人，车站公交飞鸟笑而不答
去问那名叫陕西的安康的平利的
城关的、坝河的、五峰山的、脂坊沟的
那叫有财的、得富的、胜利的、兴旺的
草狗伢子、春花女子、养蚕的兴茶的
开早点铺的、街口摆花摊的
油糍、碗糕、甜酒、汤圆，桂花水仙干枝梅
一满圆得生龙活虎点石成金
亲人们，唤着你们的名字，八月就开腔了
一口家乡土话，带着锣鼓点，弦子腔
一声人回来了，整个八月都圆成一个大月饼

三
与酒有关就去寻酒神仙，一碗好水
就是一碗好酒，一片青山绿水，就是一桌好菜
八月居中，中为尊位，酒神居中
老祖先居中，人老几辈的念想居中
长安坝子、太平坝子、洛河坝子、大贵坝子
老县坝子、三阳坝子、西河坝子、长沙铺坝子
庄稼居中，籼稻居中、红苕居中、玉米居中
长安茶居中，绞股蓝居中，牛王漆居中
五味子居中，狮头柑居中，芦花鸡麻鸭钱鱼
八仙腊肉马头羊黑毛猪斑鸠八哥喜鹊居中
天星米居中，米酒居中
老祖宗年年长高长大的坟柏居中
新村安置点一年不褪色的红对子武门神居中
居整个八月中央，仲秋饱满，每一眼都看到神看到仙

四
我从八月的手势来，从八月的口哨和领口来
八月十二条经络，三十二颗牙二百零六块骨头
从八月肾气胆气心气血气呼气和眼睛神气来
八月肩膀，八月腰身、脊背，八月肋骨
八月喉咙、牙齿、眉目、耳朵、黑发
八月双肩包，拉杆箱，八月从容文质彬彬
八月种过的地收过的田绿过的山清过的水
八月唱过的歌约过的事兑过的誓言
八月集合勤劳的人，在天空幕布前唱歌
在青山舞台上唱歌，在城市和村庄门口
广场或葡萄架下，唱一首歌颂的歌，念想的歌
八月松枝开道黄土垫道清水泼道，开门迎客啊
远方的客，辈分里的客，家门口的客，熟悉的客
生疏的客，族谱里的客，农谚和县志里传说的客
八月迎接我，用整个秋天的神态，整个秋天的安妥
八月迎接我，用老曲子的酒，满脸的红光和幸福

溯洄寻源

黄洋河的最早地理志记见于《太平寰
宇记》，称之为“黄羊水”，于唐初与平利县
邑名同期载入文献。 黄洋河之名最早见于
清乾隆年间县志,因何更名黄洋河，尚无据
可考。 有观点推测，可能与河水颜色或形
态有关：洋，水之大者。 以古人命名习惯，
或喻河流水量充沛、 水势奔腾不息之意，
或寄寓川流漫阔、泽被万物之愿景皆有可
能。

作为平利境内四大主干河流之一，黄
洋河如大地舒展的血管，于群山褶皱间蜿
蜒如练， 承载着一方山水的灵秀气韵，自
西南向东北逶迤远去。

黄洋河发轫于龙须垭的崇山峻岭，初
以“清水河”之名苏醒，携着山涧的清凉漫
流而下 ,行至洛河街 ，它迎来发源于药妇
山的洛河，两水相融，水势立即宏阔许多；
继续向前，至罗家堡附近，发源于界岭的
南坪峡河又携着峡谷的幽趣汇入，当地人
习惯将从源头到此的河段 ， 统称为 “洛
河”。

黄洋河继续往东北，进入旧洛河区迎
太乡地界， 自西南群山间蜿蜒而来的线
河，带着沿途村落的烟火气注入“洛河 ”。
两河迂回相拥，奇迹般地漾出一汪半月形
“池塘”,线河如缎带般穿塘而过，将其分为
东西两岸：西岸名莲花台，东岸称狮子坝。

四水归元，至此终成气象。 黄洋河不
舍昼夜，蜿蜒奔涌，依次漫过洛河的晨雾、
大贵的田畴、老县的古筒车，纳沿途大小
支流， 又携三阳镇尚家坝寨岭所出胡河，
过蒋家坪入汉滨区界， 而后流经财梁，绕
毛坝田园，于县河口下方约 50 米处，纳发
源于平利女娲山的县河，过迎风坝，穿张
滩镇奠安塔后，朝着汉江的方向，奔赴一
场更壮阔的旅程。

这，便是黄洋河最动人的开篇 ：以万
千细流的执着，写就一条河的史诗华章。

人文拾珠

溯源而下，黄洋河全程 126 公里的奔
袭里，每一条支流相汇，都是一次水量丰
盈，更是一次地域灵气的交融。 岁月沉香，

于沿河两岸留下诸多人文遗珍，最富故事
的所在地当属旧迎太乡 、 狮子坝与莲花
台，三地的往事交织着历史的厚重与传说
的奇幻。

莲花台与狮子坝隔水相对，站在莲花
台仰望狮子坝，山势如坐卧雄狮，苍木为
鬃，骄阳为芒，威风凛凛！ 侧观又似雄狮低
头畅饮塘中清波，威憨并蓄间又有几分灵
性。

登上狮子坝俯瞰莲花台，扇形台地自
山脚徐徐铺陈， 层层梯田如莲迂回叠升：
春来新绿漫卷，秋日金浪翻涌，宛若盛放
的彩莲，若逢雨后初霁，薄雾里活脱脱一
幅曼妙的水墨莲韵。 因水源优势，当地产
出的莲藕洁白如玉，质佳味美。

黄洋河过洛河入大贵地界，五株参天
水麻柳成了独特天然界标 ， 界名便谓之
“五棵树”。

以树为界并不多见， 多少有些随意，
一些往来行客不免揣度： 若古树枯毁，界
岭岂非牵扯不清？ 可百余年光阴流转，这
五棵大树始终苍劲繁茂， 未见半分衰容。
据几位河畔老者追忆：自他们幼时 ，这五
棵树便如今日这般高大挺拔， 冠盖如云，
一字排开斜斜探出身子，把流经的河道大
半遮蔽在浓荫里。 他们的童年时光，多一
半也珍藏在这浓荫里，如今乡人多外出谋
生，城乡两头奔波，唯留老人与老树相守
经年，成了黄洋河畔最长情的守乡人。

再往下， 黄洋河过大贵入老县地界，
河道在此处拐出一道柔和的弧线，岸边一
片规整的良田骤然铺展，谓之“筒车坝”。

“筒车坝”良田面积不过五十余亩，相
较于黄洋河流域连片成势的百亩沃野，不
过是农耕画卷里的一角小巧图景，可在通
晓黄洋河农耕史的人眼中，却犹如一枚嵌
进田垄深处的文明烙印，不仅是该流域古
灌溉文明的鲜活印记，而且蕴藏着古人借
水力兴农的智慧密码。

据现存零星资料记载，古时黄洋河流
域虽然水源充沛，但是河道与农田间的地
势落差，“有水难用”成了困扰千年的农耕
瓶颈。 很长时期里，沿岸百姓只能“靠天吃
饭”。 隋时，筒车灌溉技术被引入此地，当
地人迅速走出守着大河盼甘霖的困境 ,及
至唐初设县，这项技术得以广泛普及并不

断改良 ，逐渐形成 “多车联动 ”的灌溉体
系，让许多“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
田，福泽一方。

近代以后，随着现代水利工程广泛运
用，筒车退出了农耕舞台。 如今站在筒车
坝的田埂上，已难寻古筒车吱呀转动的身
影，唯余河畔老人口中“筒车灌田”的旧故
事，仍在诉说着曾经的热闹与繁荣。

黄洋河行至老县蒋家坪，绕过凤凰茶
山背后的铜皮沟，便进入汉滨区地界。 铜
皮沟本是寻常山坳，无特别景致，受黄洋
河水脉滋养的凤凰茶山 ， 因一段传奇故
事，成了此间人文一景。

山脚那株透着岁月古意，又裹着缥缈
仙气的老鹰茶树，便是故事的文眼，这株
老鹰茶树，树龄已近一千三百年。 当地老
辈人代代相传：武则天称帝前，曾赴房县
途经凤凰茶山，行至古茶树前，见树势参
天，枝繁叶茂，乡人正采摘鲜叶以煎煮饮
用，称可健体疗疾。 武后好奇驻足，片刻间
便觉连日奔波困乏消散无踪，整个人神清
气爽，恰在此时，一只凤鸟自云端翩跹而
来，口衔碧绿茶枝绕树盘旋飞舞，远方天
空随即云雾缭绕，紫气升腾，一派祥瑞之
景。 武后见此异象，视作吉兆，心下大悦，
当即口授懿旨封老鹰茶树为“茶王”。

因着这则神奇传说，早年山乡缺医少
药时，乡邻若患病痛无力求医，便会到老
鹰茶树下虔诚拜谒，然后采摘鲜叶煮水饮
用，病痛竟奇迹般好转。 久而久之，“老鹰
茶能治百病”的说法在当地传开，后有人
采了茶叶送检，其“药效”之谜得以揭开：
此茶性甘凉，兼具消食化滞、疏肝解郁、清
热利湿、明目醒神等功效，且闻之有兰麝
之香，既是佳茗，亦是良药，堪称“茶药同
源”的上品。

至今时，当地人仍亲昵地称其为 “长
寿茶”，常于春上采摘几捧嫩芽，制成绿茶
珍藏待客。

流经岁月

如果说，黄洋河的百余里河道是自然
与人文共同织就的锦带 ， 那锦面上的纹
样，远不止藏于水源深处、嵌于界岭风光
里的人文烙印，更有散落于时光长廊里的

商道足迹，串起山水背后的岁月悠长。
作为汉江重要支流，黄洋河自古便是

金州（安康）通往巴蜀的水路要冲。宋代史
料明确记载：金州“西通梁州，南接巴郡”，
黄洋河正是这一交通网络的关键节点。早
在晋代， 沿线百姓便引入筒车灌溉技术，
流域内农业渐兴、商贸繁茂，水产、山竹、
优质木材及茶、漆、麻等特产，借水运之便
远销各地，成就了“物阜民丰”的盛景。

更鲜为人知的是黄洋河还曾是重庆
大宁盐城食盐运输的重要支线。 亿万年前
的地质演变，在巴山深处孕育出富含氯化
钠的大宁卤泉，自先秦起，先民便汲泉煮
盐，食盐沿水陆交织的商路，远销川、陕、
渝、鄂、滇、黔等地。 大宁因盐而兴，至清代
跻身中国“十大盐都”，直至 20 世纪 90 年
代传统制盐业退出历史舞台，延续数千年
的卤泉至今涌流不息，默默诉说着古老商
道的岁月沧桑。

大宁即今巫溪， 与平利八仙镇相邻，
黄洋河上游的洛河、八仙一带 ，许多人家
祖上都曾以运盐、 售盐为生， 有盐商、盐
贩，也有单做脚夫的“盐背佬儿”。 无论经
陆路、水路运至黄洋河上游的食盐 ，均通
过河运抵达汉江后转运至南北各地。

洛河镇南坪街白云寺遗址的 《过水
坪》碑刻，便以“林下支锅炊饭客，道旁背
笼贩盐人”的诗句，为这段商贸史留下了
最写实的注脚。 诗中水坪乡的南坪峡河，
正是黄洋河上游的四条主支流之一。

清代《兴安府志 》亦载 ，黄洋河上 “舟
楫往来，商货辐辏”，足见其于繁荣流域商
贸的枢纽作用。 事实上，黄洋河航行，止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只是规模和方式不同往
昔，只剩“放排”一项营生，用于摆渡及运
输竹料、木材，偶有乘竹排于深水处撒网
捕鱼者。 如今沿河徒步，偶尔还会遇到早
年以河运谋生的老黄洋河人，他们自称为
放排人。

溯源回望 ，河水汤汤 ，黄洋河早已化
作连接地域根脉的时空纽带，悄然串联起
一部生动的“活态档案”，成为承载身份与
记忆的符号， 为整个流域注入了珍贵的
“根源性认同”，为守护和发展这片土地注
入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二十九载光阴掠过，我仍时常想起那座小站。
那年夏天，我背着行囊来到大竹园初中，学校

西北角，襄渝铁路静静穿过，小站就在两所学校之
间，像一枚被时光遗忘的书签。 每天清晨，6065 次
列车的汽笛准时划破山间的雾霭， 如同推开一扇
通往世界的窗。

小站最热闹的时刻，总是伴着绿皮车的到来。
上班族攥着车票疾步向前， 小贩们的扁担在人群
中起伏晃动，学生三三两两说着笑着。 只需二块五
毛钱，半小时车程，我们就能抵达山外的城镇，这
份便利，让其他山区学校的同事羡慕不已。 列车离
去后，小站又恢复宁静，只剩站台上几片飘落的树
叶。

最初的夜晚总被列车惊醒 ,每隔半小时，哐当
声便碾过梦境，将睡意震得支离破碎。 奇妙的是，
数年之后，当我在城里的卧榻安眠，却因为缺失了
这熟悉的节奏而辗转反侧。 原来有些声音，早已在
不觉间成了生命的背景乐。

这座小站见证着太多的故事 ，20 世纪 80 年
代，学校的煤油灯下诞生了中考神话，城里孩子乘
着慢车来此上留学，新世纪后，学校又成为重点高
中的生源基地。 一茬茬山里的孩子从这里出发，他
们的梦想沿着铁轨伸向远方。

最难忘的是那群小贩们 ,天还没亮，他们就担
着蔬菜、 山货挤上列车， 扁担两头坠着一家的生
计。 车厢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烟草的味道，还有
热烈的交谈声。 列车员总是宽容地看着他们，偶尔
补票时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 每到周五，我总能在
车厢遇见他们蘸着口水数零钱的场景， 那皱巴巴

的纸币里，裹着最真实的烟火人间。
小站也是情感的驿站。 支教老师来的时候，孩

子们围着他们走进站台；离开时，又追着列车哭成
泪人。 记得那次送别，我和同事因话别太久，竟错
过了下车， 最后只得从南溪沟下车， 乘船翻山而
归。 如今回想，那段多走的山路，反倒成了记忆里
最温暖的迂回。

记得 2004 年秋天， 我们要筹备一场教学会
议。 总务主任老陈不知从哪弄来二百盆菊花，于是
那个周日， 四十多位老师每人抱着四五盆花登上
列车。 列车员起初阻拦，听说缘由后便笑了。 秋阳
透过车窗，照得各色菊花熠熠生辉，整节车厢香得
像个花园。 如今那些老师大多各奔东西，那年秋天
开在列车上的菊花，永远绽放在记忆深处。

复线修建时，慢车停运。 我们突然发现，原来
半小时的车程，竟要辗转三四个小时。 大家见面总
要问：“小站什么时候重开？ ”问话里藏着共同的期
盼。

后来，高速通了，小车多了，小站渐渐沉寂，我
也调离多年， 再没听过那熟悉的汽笛声。 偶尔梦
中，还会看见那座站台：夕阳西下，绿皮车缓缓进
站， 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站台工作人员挥动着小
旗，世界仿佛还是从前模样。

每个生命里都有这样的小站，它不张扬，却承
载着出发的勇气与归来的温情。 那些在此交汇又
离别的人们，那些被列车带走的岁月，最终都沉淀
为心灵地图上最温柔的坐标。 当我们走得太远太
快时，不妨回望那座小站，它始终站在那里，提醒
着我们为何出发，又终将去往何处。

初到麻柳任职时，正值深秋。 车子从包茂高速巴山出口下来，
沿着蜿蜒的 211 省道盘旋而下，两侧山势如刀削斧劈，偶尔闪过几
户人家，青瓦白墙隐在苍翠之间，炊烟袅袅，竟像是从画里飘出来
一般。 路越走越窄，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清晰可闻，转过最后一个
急弯，眼前豁然开朗，麻柳镇到了。

镇子不大，依山而建，一条主街顺着山势起伏，两旁店铺林立。
主街旁藏着一条老街，青石板被几代人的脚印磨得发亮，雨天能映
出檐角的飞翘。 街上很热闹，背着竹篓的山民慢悠悠地走着，偶尔
停下来和熟人寒暄几句；广场的花坛边，老人们围坐着打长牌，杯
子上茶垢和噘起的烟斗诉说着岁月的痕迹。

我住的宿舍跟办公室是连着的， 推开窗户就能穿过政府院子
望见远处的群山，没有月亮的夜晚，山影如墨，偶尔闪烁的灯火与
天上的星星遥相呼应，让人恍惚间分不清天上人间。

麻柳镇位于紫阳最西南边，与四川省万源市、汉中市镇巴县毗
邻，素有“一脚踏三县”之说，还有“秦川锁钥”之美誉。 这里道路崎
岖、重峦叠嶂、清泉溪流，有水沉寨、野猪尖、二州垭、一线天、石笋
山等自然景观。

春日里，山坡上的油菜花一块块散落，夹杂着樱花和桃花，远
看如一幅被打翻的调色盘，泼洒出肆意又明媚的色彩；夏日的麻柳
是被蝉鸣浸透的，柳丝低垂，像一帘碧绿的瀑布，大人小孩们在河
里嬉戏游泳，溅起的水花惊得蜻蜓掠水而逃；秋日的山间，枫叶像
是被点燃的火焰，红得热烈奔放，与翠绿的松柏交相辉映，勾勒出
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冬天一场大雪过后，整个镇子都被厚厚的积
雪覆盖，一片银装素裹，仿佛进入了童话般的世界。

麻柳盛产茶叶，得益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产出的茶叶香气
浓郁、滋味醇厚，在清代被甄选为贡品每岁朝贡，现有清光绪紫阳
贡茶《信票》载有“麻柳坝春分茶二十觔、白茶二十五觔”的史证。每
到采茶季节，茶农们便忙碌起来，指尖在翠绿的茶丛间灵活穿梭，
将一片片鲜嫩的茶叶采摘下来，经过晾晒、炒制等工序，变成了香
气扑鼻的茶叶，浅啜一口，整个人都浸在这份来自山野的清爽里，
连呼吸都染上了茶的香气。

麻柳的人们更是淳朴而热情，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
简单充实的生活。每当有客人来访，他们总会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
热情招待，脸上的笑容真诚而温暖。在这里，邻里之间相处和睦，互
帮互助是常有的事。 谁家有红白喜事，全村人都会主动帮忙，那种
浓浓的人情味，让人心里暖暖的。

在麻柳工作的时间里，我与同事一起，行走在乡村崎岖陡峭的
路途，倾听百姓的心声，解决他们的困难。虽然过程中充满了艰辛，
但每当看到小镇的面貌一点点改变，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心中便
充满了无限的成就感。

麻柳，这个我工作与生活的地方，它的山水之美、人文之厚、发
展之快，都让我深深眷恋。我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麻柳会越来越
好，它将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城南石隙多泉， 径流不息，故
而命名石泉。

秦巴汉水
汉江从汉中宁强发源， 自石

泉县曾溪镇铜磬沟口入境， 由东
南部石泉咀出境。汉江，一路浩荡
奔流，四时之景不同, 每一处都
藏着惊喜，流经石泉，更藏着诸多
的精妙绝伦，让人为之心醉神迷，
叹为观止！

小城石泉，北依秦岭、南枕巴
山，地处秦巴腹地，南北皆重峦叠
嶂，汉江穿境而过，呈“两山夹一
川”之势，独特的地貌造就了石泉
丰富的人文历史。

水韵清音
古时的石泉是汉江黄金水道

的重要码头， 上通汉中， 下行汉
口， 木帆船去汉口， 往返需要半
年。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让石泉
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 水驿码
头。

当年，汉江流上舟楫穿梭，商
船往来，运送棉花、桐油、生漆等
货品到汉口销售、 换取烟草、食
糖、肥皂等生活用品在石泉上岸，
供给整个陕南片区。 彼时石泉有
左溪渡、杨子明渡等 19 个渡口，
现后柳镇的渡口曾是连接陕南和
川北的重要商埠。 各码头商贾云
集，热闹非凡，尤其在乾隆和嘉庆
年间， 全国各地的商人在石泉建
立会馆二十多个， 保留最完整的
江西会馆位于古城东。

汉江在石泉境流经大小险滩
25 处，有“紧十三，慢十三，不紧
不慢又十三”之说，意思是汉江初
入石泉境，滩多水急为紧十三；后
进入峡谷，河窄水深，水流变缓，
为慢十三；再至出境段，流速较为
缓慢为“不紧不慢又十三”。

临江漫步， 江对岸那些被风
雨漫过的青山如黛, 江流潺潺，
长风猎猎。 遥想当年，漫江碧透，
载满物品的古老船队审慎笃行，
桨声欸乃，船行处浪花翻涌，船工
号子、 纤夫奋力拉纤的吆喝声铿
锵激越。那些声音顺江风而来，穿
古耀今，不由让人心头一凛，肃然
起敬。

时过境迁，在历史的长河中，
石泉航道的胜景在时空里幻化成
无数光与影的叠加， 镌刻在石泉
的山水间， 汉水催生的深厚文化
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传承绵延至
今。

水韵古城
石泉因汉江水运而兴， 街市

临江而建， 而今青石铺就的古街
上商铺林立，东、西、南城门完好
无损，雄浑古朴。站在古城西门外
仰视城楼， 清代知县李照远所题
的“秀挹西江”四个苍劲有力的大
字格外醒目，回首向西遥望，秀丽
的汉水向东流淌， 与坚实的河堤
依偎。 古城东、 南门楼分别镌刻
“远瞩金州”“雄临汉浒” 二块石
匾，字迹清晰可见。

如今， 石泉古城是陕南保存
最完好的明清古城，古物尚存，古
风依旧， 无声地向人们昭示着古
城的过往。

一千多米长的石泉老街古朴
幽静， 青砖铺就的道路两侧是青
砖灰瓦的亭台楼阁， 沿街美食飘
香，晚上更是热闹非凡，叫卖声此
起彼伏、交谈声不绝于耳，古城洋
溢着活色生香的生活气息。

水韵女子
在一个典雅大气的石锅鱼

坊， 负责给我们点单的女子声音
宛如莺啼，容貌清丽出尘；添汤递
盏的大嫂言语不多，进退有度，举
止和缓。

从鱼坊出来， 夜色里的石泉
古城,秋雨淅沥,丝丝凉意，一对
年轻的情侣共撑着一把雨伞从我
身边慢慢走过， 男孩体贴地揽住
女孩肩膀，让她紧依自己。刀郎的
《花妖》在湿漉漉的青石街巷里反
复低低吟唱,这世间有遗憾，也有
成全。

遥想当年， 江风袅袅的古堤
上，帆影绰绰，痴情的女子深情等
候夫婿来归， 喜河街渡口千帆竞
发，渐行渐远，有痴情的男子痴痴
凝望岸上石人,更有佳偶成双，红
石包上并肩而立，一起江边折柳、
放纸鸢，安享岁月静好。

岁月悠悠， 石泉小城枕河而
眠，桨声灯影里，多少故事，已风
流云散。悠悠汉江水，滋养饮食男
女，养男子浩然之气，石泉男子个
个刚毅果敢，神采俊逸。

水墨长卷
石泉，集汉水之大成，一江水

清碧，波澜不惊，汉江像一位慈祥
的母亲，她静静地流淌，深情地拥
抱着石泉小城， 哺育着一代又一
代的石泉子民。

石泉，是诗与远方，是一个适
合遐想，安放心灵的地方；石泉，
铺展于天地之间， 是千年捧读不
倦的山水长卷。

夜雨初霁，一轮明月升起，朗
朗清辉洒在粼粼江面，千里汉江，
万年奔流，生生不息。

黄洋河源
王仁菊

小站流年
谭照楚

水韵石泉
宋晓梅

中秋辞
刘云

麻柳是个好地方
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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